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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曾洋

学校南面是大片的麦田，麦田中
间是一条乡间小路。每天晚饭后，只
要没其他事情，我都会换上运动鞋，
沿着这条小路走上一圈。

小路是土路，走上去松软舒适怡
人。小路两边麦青花艳，散发着淡淡
的乡野味道，呼吸着这样的气息，心
神宁静，忘怀得失。

顺着小路往前走，路边麦田里的
小麦已经及膝，绿到发乌，麦梢似乎
已经开始变黄，矮矮壮壮地挤在一
起，过了四月初八，麦子已经开始扬
花抽穗，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淡淡的
清香，是那种即将成熟还带着点青
气 的 特 殊 香 味 ， 沁 人 心 脾 ， 是 麦
香。脑海中立刻漾起李健深情温柔的
歌：远处蔚蓝天空下有一片金色的麦
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
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
庞……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小路上散
步时会把手机打开，听着这首歌，跟
着小声哼唱，想象着风吹麦浪的情
景，那种愉悦无须多言。听着这首
歌，闻着熟悉、亲切的麦香，不由
得 想 起 童 年 最 爱 的 美 食——碾馔。
这种美食当然不是长出来的，得先将

小麦趁青黄时割下，把麦粒搓出来，
搓好的青麦粒，用簸箕簸干净，蒸
熟或炒熟后倒在石磨里碾起来，转
上一圈儿一圈儿又一圈儿，细长条
儿的碾馔就出磨啦！滴上香油，浇
上蒜汁儿，一盘翠绿松软、麦香四溢
的碾馔就做好了，味道绝佳，至今念
念不忘！

闻着麦香，顺着小路继续往前
走，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拿出手
机各种角度拍照，拍挤挤挨挨的麦

子浩浩荡荡地伸向远方，拍饱满结实
的麦穗逆光中诱人的特写，拍麦田远
处的高大楼房，拍蓝天、白云、小麦
和树木随时节构成大块色彩的变幻。
在 我 眼 里 ， 麦 子 自 然 是 其 中 的 主
题，因为麦子是农民可以触摸到的
幸福。

说到麦子，眼前仿佛就是麦收季
节的场景了。再过十天半月，“夜来南
风起，小麦覆陇黄”，这绿得发乌的麦
田将变得一片金黄，地头上将会停放
着各种车辆和等待着收获的人们，田
地里将满是轰鸣着跑动的大型联合收
割机。用不了几天工夫，这一望无际
的田野只剩下麦茬。一场新雨过后，
刚播下的玉米、大豆就会探出嫩绿的
头来，在夏风中向人们招手示意。阳
光下的田野，麦茬的明黄与夏苗的嫩
绿交织成明艳亮丽的巨幅织锦，没有
任何物体能遮挡视线，只有蓝天，只
有漫无边际的庄稼，在天地间写下一
行行沁着草木清香的诗句，流进你的
眼里，印在你的心上。

夕阳西下，绿色的田野笼上一层
庄严色调，似有一种苍茫高远的况
味。几声鸟鸣，那是归巢的鸟儿在提
醒我天色已晚。于是，在这熟悉而亲
切的麦香中，我悠然自得地往回踱
去。

又闻麦香

□□魏增瑞

每次走过菜市场，我都要多看几
眼路边那棵老槐树。

菜市场路两边多次种过树，但都
因为人多踩踏严重且有碍菜贩们做生
意难以成活，但有一棵老槐树因为长
在一家居民的院墙边，距离路面较
远，却屡屡躲过灾难，为喧嚣的菜市
场摇曳一树翠绿。

凌晨，当老槐树在睡梦中还没有
苏醒的时候，菜市场陆续有乡下菜农
赶了过来。由于老槐树是菜市场最独
特的标志，菜农和菜贩儿的买卖交易
就在它的身边进行。这些菜贩儿转个
身儿就变了身份，对赶集的人高喊：

“自己种的菜，便宜卖了。” 不明就里
的人还真难以把他们和菜农分别开
来。但是，当早饭以后，菜农们纷纷
离去，菜贩儿们仍在默默坚守，就像
大海退潮后的几块海边的礁石，慢慢
显露出来。

过了早晨买菜的时间，菜贩儿们
把小葱和韭菜梳理得像爱美的姑娘的
头发一样，纹丝不乱；把西红柿擦拭
得一尘不染，鲜红得像孩子的小脸
蛋。他们纷纷把自己的蔬菜提了价，
虽然贵了点，但对于错过了买菜时
间的上班族或者中午突然来了客人
的家庭，总会从他们那里买到合适
的蔬菜，以解燃眉之急。这些菜贩
们大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青
春不再，没有能力到外地打工挣钱
养 家 ， 就 只 好 挣 点 辛 苦 钱 维 持 生
计。酷暑骄阳，风霜冰雪，老槐树和
这些菜贩儿们一块儿默默地在街头坚
守，他们好像成了菜市场不可或缺的
元素。

几个菜贩儿有自己的地盘，他们
默契相处，互不侵扰。时间久了，看
惯了他们在各自地盘上的一举一动，
音容笑貌，某个菜贩儿哪一天忽然
没有出现，就好像那个地段有了某
种缺憾。老槐树下是一个好地方，
骄 阳 下 可 以 蔽 日 ， 小 雨 天 可 以 避
雨，一个菜贩儿在它身边坚守了好
多年。但接连好多天，这个菜贩儿没
有在老槐树下出现了，问他的同伴，
说：“‘走了’，好几天了。”“头一天
还好好的，第二天睡过去了。”菜贩儿
们纷纷议论着，诠释着自己对生命尽
头的淡然以及对生命最好终结方式的
期许。

没过几天，老槐树下迎来了新
的菜贩。这是一位看上去七十岁左右
的老汉，身体硬朗，一辆农用电动三
轮车就是他的菜摊。他靠在老槐树树
干上，身边放着一个随身听，眯着眼
睛，非常惬意地享受着戏曲唱段。接
近中午的时候，我到他那里去买菜，
看他是一个健谈的老人，就不由和他
攀谈起来。

“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卖菜，够辛

苦的。”我说。
“没啥辛苦的，出来挣点小钱，

只当玩哩。”
问他的年纪，他用手比画了一个

八字：“快这个数了，今年七十七，孙
子都上研究生了。”

我吃了一惊，快要八十岁的老
人，竟然没有一点儿老态龙钟的迹
象，活力十足。

看我一脸的惊奇，老人一下子兴
奋起来，他把手掌伸出来，反转了一
下：“你信不信，现在我一个人还种了
十亩地。儿子到外地打工不愿意种，
我一个人把全家的地包了。”

我说，以前我也种过地，两三亩
地就把人累得够呛。

他大笑起来：“现在种地可省事儿
了，犁地有拖拉机，耙地有播种机，
收割时地头一站，一会儿就麦子就收
完了。”

他边说边收拾菜摊：“种上庄稼还
不影响我出来卖菜，晌午回家，老伴
总是做好吃的等我，说实话，我这心
里可得劲了。”

说完，他骑上电动车，哼着小
曲，一溜烟跑远了。

望着远去的老人，我心中一阵感
动。老人说的得劲，不就是我们常说
的幸福吗？幸福到底是什么？金钱？
健康？地位？心态……说实在的，幸
福真的没有绝对值，不管你处在什么
样的境遇，只要好好经营自己的生
活 ，坦 然 面 对 ，总 会 有 一 个 幸 福 的
港湾等着你。就像这棵老槐树，尽
管 生 长 在 一 个 不 太 适宜生存的地
方，但这并不影响它枝繁叶茂，郁郁
葱葱，甚至繁花枝头，尽情地绽放自
己。

菜市场那棵老槐树

□□李 季

随便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走一圈，
都会看到挂名“李记”的店，李记面馆、
李记棒棒鱼、李记大盆鸡、李记修脚店、
李记理发店等，基本涉及各行各业。中国
姓李的人太多，而只要老板姓李，都可以
挂个“李记”，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虽
没多少个性，却易懂好记。走在街上，有
一种我的店铺满天下的虚假自豪感。同
时，心里总有种种遐想。异乡的亲人，
爱过我的人，我的朋友们，看到李记的
招牌，眼前会不会浮现出与我有关的种
种往事？还有与我反目成仇的人，憎恶
我 的 人 ， 看 不 惯 我 的 人 ，看不起我的
人，我的冤亲宿主们，会不会对着那招牌
狠狠地瞪眼？

这世界原本荒诞而可笑，和我们关联
的东西总有那么多。况且，“李记”的发音
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呢！张爱玲说，对于
相爱的人而言，明明是不相关的事，拐
几个弯，就与对方相关了。对于相恨的
人而言，可能也是。爱的反义词，是冷
漠。恨的反义词应该也是。一切都与那
个人无关了，那才是彻底的不爱或不恨
了。

法国电影 《编织的女孩》中，女孩遭
负心人遗弃后精神失常，住进疯人院，多
年后，负心的男人躲在窗外偷看被他毁掉
的纯美女孩，啮指哭泣。然而一切都无法
挽回，时光再回不到当初，过错再无法弥
补。有人说，能量守恒，感情也守恒，这
世上的感情总体上是等量的，你像虐狗一
样虐过别人，也终会被另外的人像虐狗一
样的虐。这话我只同意一半，被编织的女
孩，她不会虐人，她有何罪，她又多么无
辜。

我好像也虐过人，当然也被虐过。那
被我虐过的人，再看到“李记”两个字，
应该是满心的冷漠了。但愿如此，我可不
想欠人家的，更不想去啮指哭泣。

我最想开的店，其实是甜点店，店名
就叫“李记甜甜屋”，屋子不必很大，但要
被甜甜的香气和一张张笑脸填满。人间太
苦，爱一人太苦，我们需要甜，需要每一
天都甜甜地活下去。

李记甜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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